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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轉型正義」已經成為政黨鬥爭的工具，很多人這樣抱怨。事實上，很多重要的

社會價值，如清廉、公平、勤政等，都是透過政黨競爭和互相攻擊而得以伸張或

保障。這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機制。我們非但無須譴責，反而應該歡迎：重要的

價值、尤其是道德價值，竟能成為政治場域的議題。 
 
可是光有選舉操作，而不同時在其他工作上用力，反而會侵蝕正義，讓社會對這

項重要的價值感到厭煩。這是民進黨政府對轉型正義的操作，令人擔心的地方。

我們想知道：除了在選舉期間攻擊對手的歷史不義，執政將近八年為真相的挖

掘、歷史的正義和民族的記憶，有哪些具體的成就？ 
  
而對國民黨，從李登輝執政的十二年到在野的八年，我們看到的是：對過去累積

的不義之財，李登輝時期是發揚光大，馬英九時期則是不願割捨；而對歷史真相，

兩人同樣不願真正面對。除了道歉，我們看到還是道歉。我們想知道：如果國民

黨對過去的錯誤不願糾正、甚至不願真誠面對，我們如何相信它已經轉型成為一

個真正服膺民主價值的政黨？  
  
歷史不可能被遺忘，即使我們刻意加以遺忘，特別是負載太多傷害正義的歷史。

正義是人類最素樸，也最強烈的情感。屠圖主教不久前在台北的演講中提醒主張

「往前看」的人：「過去，不經審視的過去、不被承認的過去，具有強大力量回

到現在，繼續如鬼魂般糾纏我們。」許多國家的例子也都顯示：民主轉型的過程

中，為了解除保守力量對民主的抵制而特意選擇遺忘，後來都無法不重新面對歷

史。國民黨或許已經認識到：光是語言的道歉，而不對歷史加以審視，無法避免

歷史繼續的糾纏。 
 
西班牙是最顯著的例子。法朗哥政權垮台之後，為了讓民主轉型得以順利進行，

民主和保守勢力雙方約定不提過去。西班牙的「刻意失憶症」，是世界轉型正義

潮流中聞名的特例。可是在刻意遺忘了將近三十年之後，西班牙社會無法繼續忍

受失憶。數年前民間發起「尋找歷史記憶」運動，並且以民間的財力尋找、挖掘

受害者的集體墳場。上星期國會通過了執政黨提出的「歷史記憶法」。這個法案

將賠償受害者，資助受害家屬尋找屍體、重新埋葬；禁止每年法朗哥忌日舉行紀

念活動，並將所有和法朗哥政權相關的符號和紀念標誌，除了具有藝術價值者

外，全部自公共建築、街道等公共領域徹底消除；宣告獨裁政權時代的政治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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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正當」等。 
  
如所預期，保守政黨激烈反對。他們說，揭開歷史的瘡疤對社會沒有任何好處；

為什麼不去強調歷史中好的面向，如雙方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和解？受難者同樣

不滿意，因為做的不夠多。被判過兩次死刑、遭受電擊和鞭打、監禁長達二十三

年的詩人艾納說，「用一張證書來告訴我，我所經歷的是『不正當』判決的結果，

簡直是侮辱。」可是相較於過去三十年間，數萬家庭在暗夜中想念親人失蹤的屍

體，在白天卻到處看到法朗哥豐功偉業的遺跡，這個法案至少是社會價值重建的

開始。 
 
正如西班牙，我們距離那段歷史的時日已較久遠。雖然創傷仍在，對不義的激憤

卻稍獲平息。如今正是真誠面對正義的時機。現今國民黨的領導人多為過去獨裁

政權的成員，這是該黨真誠面對歷史最大的阻力。可是如果他們想讓人民相信，

他們已經蛻變、已經服膺民主價值，只有道歉似乎不夠。政治人物為了政治利益

而道歉，並不太困難。政治領域中的道歉，如同宗教信仰中的告解。在上帝眼中，

告解並不算悔悟和新生。真正的悔悟是以新的價值重構我們的人生，展開人生的

下一步。 
  
馬英九說，如果他當選總統將對陳林兩個政治案件展開調查。這似乎在宣示，他

將以民主價值重構未來的政治生命。真心或假意，我們目前無法判斷。然而相較

於該黨秘書長吳敦義所說，民進黨政府對林家血案沒有積極調查，顯示它或許是

自己人做的，相較於這種令人傷痛的話，馬先生的宣稱至少比較合乎普遍的人性。 
  
如果馬先生真正決心以民主價值重構他的政治生命，真正願意面對歷史和正義，

其實不用等待當選總統。以國民黨和情治系統的淵源，以國民黨過去在國外監視

學生的長久歷史，並不需要取得執政權，就能在歷史正義上有所作為。 
 
如果馬先生和國民黨真正在乎正義，或許會願意告訴我們：為什麼黨產那麼難以

割捨？為什麼不願真誠面對該黨對海外留學生的監視行動，主動揭開這頁造成無

數人恐懼、及有家歸不得之悲哀的歷史？ 
 
如果民進黨政府真的在乎正義，或許會願意告訴我們：執政將近八年，台灣在歷

史真相、轉型正義上有哪些具體的成就？為什麼任命曾經以司法權力協助獨裁政

權整肅黨外人士的檢察官為檢查總長，不只打擊轉型正義，也打擊正努力建立威

武不能屈之倫理的司法界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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